《三峡好人》
   这是部会让人充满表达冲动的影片。 
　　 不论你是从哪里看起，你总有股涌起的热流。好像就要喷薄出来，藏不住，关不牢，不泄一下不行。  
　　奉节的人们正在撤离，逃离这个正在破碎的家乡。两千年的城，说拆就拆，只为千年大计。千年大计？还是一个让人闭嘴的借口？为何现代化的前进道路、国家的建设事业，总要伴随着或是个人，或是某个群体的牺牲之上。在这样的时代之中，国家的声音总是这样的浩大嘹亮，深深扎入生活中。口号嘹亮，机械隆隆。人如蝼蚁，四海流离。 
　　今天是奉节，明天也许就是崇明。奉节人的新居住地也许正酝酿着下一场拆迁的序曲。人们总是在流离失所中缅怀。像是被盗的人家，总捧着仅有的那些财物，敝帚自珍。 
　　摩托车司机载着十五年后回乡的三明。指着一汪江水：“看见没，那个长草的土包包，就是青石街5号。”一艘货船在边上驶过，划过一道涟漪。这是故之乡。 
　　摩托车载着三明急驰过闹市。陈旧的水泥墙上横着一条血红的水位线。这是当下之乡，但有有何种分别。 
　　他就这样陈列在你眼前，却又那么虚无缥缈。他是如此的近在咫尺，却又是这般难以触摸。仿佛你的一切感受都已不再真实，这所有都已冥冥中有注定。 
　　工人在断壁上砸着脚下的砖块，远处一堵墙在喊号声中倒下。废墟，废墟，一片片的废墟。三明在中间穿行。
  那着一件白背心的背影，在遍地土黄中是那样苍白、渺小。挖了十六年的煤，他是来故乡寻回失的亲情，却不想见证了正在逝的家乡。奉节的命运不同于汾阳，更不同于山西大同，然而却也差不多远。这是一种真真实实的、完完全全的毁灭。“大老远的，我就是想来看看孩子嘛。”麻老大代表国家拒绝了三明的小小请求：“别在这找麻烦。”对于三明这样一个老实人而言，这一切是多么突兀。回乡，乡已不再。山西等他的是难保性命的日子。而他，没有眼泪。
　　 黄果树瀑布，他掏出了一张第四版的五十元。似乎是积攒了多年，这一路都紧紧揣着，也许是等着碰上幺妹，希望能以此改变她的命运。 
　　远近的楼房都批次的倒下而成为心的废墟丛林。检疫局的人全副武装，穿行其中喷洒消毒药水。这片土地似乎就是不应该存在的。他给国家造成了多大的麻烦。占了位置，还身带剧毒。这山这水，这里的人们都应该被深深的诅咒。
  天上飞的，手上耍的，地上射的。这些东西都是那么平淡而突兀的出现在镜头之中，波澜不惊地融入普通生活。这些玩意儿，哪里有这边生活更为荒诞不经？荒诞就荒诞在人们正不辞辛劳一锤一锤拆除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。没了立足点，何以立身？ )
　　这里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像船上那个变戏法的魔术师，变完魔术摇着钱，用钱敲敲三明的头：“看懂了没？魔术学会了没？”，逼着你非得要认清这魔幻的现实，而事实也正是如此，你唯有变的魔幻起来，才能跟上这边故事发展的节奏。 
　　现实命定般的超前和冷酷使得我们都开始提早变得成熟，十岁的孩子开始唱起流行情歌，成人们开始慢慢接受并认识这个现实状况。 
　　所以在这儿，人们的身上似乎总是黏腻的。三明的手机屏幕上似乎总有擦不的油脂，沈红对着风扇不够，干脆把衣服洗了。“大概要广东”“那你男人怎么办？”“总不可能在这里等死啊，总要做出决定嘛。”这里的人们似乎都有一种急切的毛病，似乎后头都有一种力量在催促、或是鞭策着他们。这种粘腻感受，渗透进皮肤，随之变成一种态度，变成一种情绪；变成一种气味，伴随着烟味，在空气里蔓延开来。 
　　沈红和郭斌在三峡大坝前重逢，一遍舞，便又两相异道。大坝建成了，水库俯视下的人们破碎了。
  一番周章，然而却在平淡中，三明找到久别多年的前妻。三明回到乡里，路口乡邻正送别一对离乡的母子。这其中似乎有一个巨大的力量在中间传递着接力棒，人来人往。 
　　幺妹接过三明的外套，晾在竹竿上。两人进了蓬屋坐定。几乎半分钟内相对无言。幺妹突然冒出一句“你饿不饿？要不给你买碗面吃？”。这几十秒，其中浸透着多少夜的泪水，埋藏了多少年未说的话语。 
　　当他们十多年后再次相遇，依然是如同昨日离的亲人，延续着日常的话题。似乎时间对他们是静止的，幺妹还穿着者八十年代的衣服，用着那时候的家具。他俩话语间是那样朴素，然而却是深切得动人。
　　“你老公对你好吗？” 
　　“不算老公，给我一口饭吃。” 
　　“你更黑了。” 
　　“也更老了。
　　三明幺妹相伴来到一幢未拆除的建筑工地，远远的背景里矗立着高楼。可是一转眼，那高楼便毫无征兆地被爆破，塌了。处在废墟里面的俩人呆望，驻立。这一幕无疑是让人不安的。即便是这样一座足以成为标志性建筑的高楼也能够如此容易的倒塌，这底下的那些楼房，都显得这样的脆弱而不堪一击，以至于我们脚下这一片土地也似乎变的摇摇欲坠，而使人心生不安。我们何不像那走钢丝上的人，步步为营，战战兢兢，随时都会掉下来，可是还要继续走下。这就是still life，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要继续生活。竟不知是种残酷，还是一种慰藉。 ' f1 A5 
　　在我看来，贾樟柯在这部片中所用的力道并不亚于《站台》。《三》有着这样的一种几近残忍的真实，以至于显现出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。时时刻刻，处处种种的荒诞使得几乎所有片段都成为一种隐喻的载体，但相信并非所有这些均出自导演之手，而应该是源自一种原本就超现实的当下现实。
　　“有一天我自己江边看景的时候就开始有乌云雷电，因为三峡自古巫山云雨，特别多的神话传说，我觉得那个地方天气特别神秘，我是一个北方人，不会游泳，涨潮我会很害怕，觉得会不会有外星人看着我，在电影里就画了一个飞碟。我觉得我们到了奉节真的会觉得现实里面有很浓的超现实的气氛，整个楼房的拆除它们是以七天为一个单元，基本上是五层六层，我们拼命地拍，跟消失的城市赛跑，我觉得特别超现实，我觉得是今天的一个气氛。 或许这种超现实的镜头更让他的电影风格具有某种超脱感，是那种历经沧桑后的豁然！”——贾樟柯 
　　 导演只是用一种更为显着的方法将之再现。贾影片中所透露出的乡土气息是共通的，然而又是各不相同的。《三峡好人》在我所看过的这些系列中是最为暴力的一种，就像是一拳砸过来，把你一下子砸闷似的。
  贾樟柯当初有一句比较悲情的话：“黄金的时代，谁还关心好人。
　　其实能够静下心来看完这部影片的你我，都是这个时代中需要关心的好人。也许你曾经是，也许他正在是，也许我将来会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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